人大社10月新书快递                 《管理咨询的神话》

“等了很久，终于有一本书，把管理咨询王国的偶像们拉下神坛”。

牛津哲学博士卧底管理咨询业，深度披露亲身经历的行业黑幕，大胆刺破管理思想史上的种种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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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管理咨询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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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推荐
“等了很久，终于有一本书，把管理咨询王国的偶像们拉下神坛。作者用罕见的、犀利又幽默的方式，将管理咨询顾问常用的诡计和花招暴露无遗。”

——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作者约翰·珀金斯
2009．9月的《三联生活周刊》的“书话”栏目的推荐http://www.lifeweek.com.cn/iRelease/jsp/other/IssueView.jsp?issueid=543
◎ 本书卖点
· 诺顿出版社2009年五星级大书，颠覆出击！这既是一本幽默讽刺、轻松易读的管理小说，又是对百年管理思想史的系统梳理。如果你是管理咨询的业内人士，这本书是照妖镜——你的前辈和同行早已被理性而残酷地审视和剖析，你有没有打开此书的勇气？如果你是准备入行，或者从事管理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这本书就是显微镜——事无巨细，一五一十，你将获知“非深入而不可得”的行业黑幕和真相，也许能生出对行业的理性认识；对于更多的读者，这本书更像是面哈哈镜——通过作者的故事，笑看商业世界的冷暖起伏，参透当今社会的生存智慧。

· 作为“一个管理咨询师的自白”，被称为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姊妹篇。《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作者约翰·珀金斯盛情赞誉：“等了很久，终于有一本书，把管理咨询王国的偶像们拉下神坛。作者用罕见的、犀利又幽默的方式，将管理咨询顾问常用的诡计和花招暴露无遗。”

· 《三联生活周刊》专业书评推荐。
◎ 作者简介
马修·斯图尔德

· 拥有多重身份、不按常理出牌的聪明人。

· 思维缜密，曾经是研究19世纪德国哲学的一名牛津博士。

· 跨界发展，曾经是有700名员工的咨询公司的合伙人。

· 永不安分，现在是作家，正破天荒地通过Twitter连载一部48万字的小说。

◎ 内容简介
没有念过MBA，不知管理为何物，一个找不着工作的哲学博士，通过两周对《金融时报》和《追求卓越》临时抱佛脚式的突击，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进入了管理咨询行业，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管理大师，甚至开办了与麦肯锡对打的700人咨询公司……这究竟是一段意外离奇的迷情之旅？还是一场瞠目结舌的荒诞闹剧？甚至是管理咨询业界的悲哀和反思？

· 管理咨询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生意？

· 管理咨询师擅长的，到底对生意的管理，还是管理这门推销自己的生意？

· 当拥有MBA学位的人数将超过芝加哥市的总人口，读MBA到底是进入工商业高层的必备敲门砖，还是如杰克·韦尔奇所说，纯属“浪费时间之举”？

· 管理咨询师的必杀技真的就是 “即兴发挥”？

· 编辑推荐
   从哲学博士到管理咨询师的“卧底之旅”
如果有一个人说，他萌生入管理咨询这行的念头，是因为某天在酒吧的台球桌边听到几个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在那儿吹嘘“公司战略”，而感到愤愤不平……

如果有一个人说，他真的下决心要去做管理咨询师，是因为银行存款只剩几百块，与去学校教授纯理论哲学相比，貌似这个行业的钱会来得比较快一点……

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所有面试的资本就是两周内对《金融时报》和《追求卓越》临时抱佛脚的突击，以及一套中学辩论队时穿着的紧巴巴的西装……

与那些西装笔挺、踌躇满志、拥有名校MBA文凭的天之骄子相比，你觉得他能成功吗？甚至，他能在这个行业生存吗？

这个人就是本书的作者马修·斯图尔德。而这本书会告诉你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因为马修·斯图尔德之前是研究19世纪德国哲学的牛津博士，所以没几天他便成了“德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专家”，并被公司以“某某博士教授”的身份，介绍给了客户；在当了几周“某某博士教授”之后，他自然就变成了一位全球资产管理方面的专家；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被介绍，他的身价也像拍卖会一样疯涨——公司以75 000美元的年薪“买进”，以500 000美元的年薪把他“卖给”客户；从“像老鼠一样被践踏”的最底层职员，到领导驻国外的10人调研团队，再到拥有员工700人、年收入2.5亿美元的咨询公司合伙人，他用了不到5年。

如果马修·斯图尔德就此成了一名管理大师，顺风顺水地过着他的滋润生活，他也就不是马修·斯图尔德了。在经历管理咨询界的意外、荒诞之旅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位作家，用哲学的严谨逻辑和生动有趣的笔调来分析自己在管理咨询界的所见所闻，同时也不忘“损损”百年管理思想史上那些熠熠生辉的偶像们。

对于马修·斯图尔德的经历，感到意外吗？这段从哲学博士到管理咨询师的“卧底之旅”，是因为他个人的机缘巧合和性格特征，还是因为管理咨询界的行业生态本就如此？那些百年管理思想史上的大师们难道也是这样炼成的？

我们也希望，当你在踌躇满志地想要加入这个光环笼罩的行业时，或者在把你的公司数据交给这些衣着光鲜的管理咨询师时，会多一份冷静和理性的考量。

◎ 简要目录
序言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


第1章 数字真相——科学管理背后隐藏的黑洞

    世界权威的美国管理咨询业界﹑哈佛大学商学院﹑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汽车大王福特﹑管理大师德鲁克，这些被神化的雕像在作者的深刻剖析下，一座座坍塌。一名哲学博士出身的管理咨询师，在工作中用真实的数字装扮着虚伪的自我，他得到了丰厚的薪酬﹑免费的奢华﹑偶像般的光环和灿烂的前景，为什么还会选择放弃？

吃人的鲸鱼
            生铁的故事


指使的快感
            故事的真相


捕鲸的艺术
            管理的神像


灵魂的回归


第2章 以人为本——人本管理面具下的乌托邦

当以对泰勒顶礼膜拜为特征的科学管理时代的印记逐渐苍白，全球顶尖管理大师、行为科学的奠基人、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与促进者——埃尔顿·梅奥，开始在管理界大行其道，这位“自我加封”的教授在侃侃而谈间便在哈佛商学院过上了学者们梦想的天堂般的生活；这样一位从来不做研究的研究者，是真正主持了心理学史上最出名的霍桑试验？还只是为了他声称的工业研究，不得不“笨拙地”为生产涂抹上管理科学的光辉？真相即将揭幕…… 而作者在重操旧业之后，又看到了咨询师们怎样丑陋的一面？
独立日的来临
                 人本革命的思想之源


反革命号角的哀鸣
             关于人的研究


金字塔下的不满分子

第3章 深谋远虑——战略管理之父的完美暗示

    历史的长河无情地向前流淌着，在管理这门分不清是科学还是学科的王国中，新的偶像开始为其追随者谱写新的篇章，这时，战略管理之父——伊戈尔·安索夫带着他的矩阵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了。在战略管理笑傲江湖的背后，是咨询公司以及咨询师群体的快速畸形增长，“战略咨询公司”就在这时应运而生了……

“战略”生意的家族兴旺史
          一项战略的个案研究


大难临头时的规划“战略”
           从规划中获利的方法


咨询师谈论的战略生存法则
           咨询师的自我咨询

课堂上的战略
                         战略的市场价值


第4章 追求卓越——管理大师们的精神乐园

在分不清是在理论、实践、利益、声望还是权利的驱动下，管理学以及管理咨询行业的发展以一种“良性”的态势大步前进，这时的管理大师们，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卓尔不群，超越自我”的境界。而实际上，管理学术界相互嘲讽与抄袭；咨询公司间恶意竞争与倾轧，内部异常混乱；衣冠楚楚的咨询师们对利益的追逐近乎癫狂，就在作者为“走”还是“留”的问题挣扎之际，他已经被宣判出局了……

汤姆•彼得斯与上帝交谈
           终获自由

卓越的学问
                    审判日

成为管理大师的5个简易步骤
      乐土

管理学教育的未来

译者后记：偶像的倒掉

◎ 精彩书摘

序言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

我进入管理咨询领域的经历，就好像一个人出行时转错了弯，迈入城镇中一处他以前从不知道的区域。那时，我正在完成自己关于19世纪德国哲学的博士论文。我曾经在一家快餐店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夏天，这也算是我的商业经验吧。而张贴在餐厅职员室的一张颂扬“质量、服务、清洁”美德的海报，则是我对管理理论的唯一认知。我并不太清楚管理咨询是怎么回事，只是感到它听起来并不像是我这样的人应该从事的工作。我真得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怎样的事情。

我的探险之旅是从酒吧中的一场桌球赛开始的。一年一度的招聘期此时早已结束。我眼看要大败给一对最近已经收到某著名咨询公司邀请函的大学生。他们令人眩晕地谈论着他们这份 “公司战略”领域的职业，但是我总觉得有些非常不对劲的地方。他们22岁左右，而我都快26岁了。有什么事情，他们能为工商界办到，而我不能做得更好？

事实上，我迫切需要一份工作。我的银行存款已跌落至3位数。我唯一可以胜任的职业，就是教授纯理论哲学。然而，由于在哲学上有些略显晦涩的异见，对这门学科，我已经产生了某种厌倦情绪（说句公道话，这种感受似乎是双方面的）。当我凝视着沿着预先设定，但是不可预测的路线蹦蹦跳跳的桌球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种想法：与其在来年整日看电视，倒不如为《财富》500强企业提供战略建议，这样我也可以赚些快钱。

第二天早上，我打印了一份履历表，然后将复制本寄往大约10家管理咨询公司。通常情况下，应聘者在寄往各家公司的简历上，都会写上一些个性化的语言，热情洋溢地阐释为这些公司效力是自己儿时起便有的梦想，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的附函中只用了简短的3句话来表明自己胜任这份工作。10封求职信中的9封都遭遇了相似的命运：旋即回绝，并且还附带说了一些不真诚的保证：你肯定会在别处找到适合你的工作。然而，其中一封履历表碰巧落在了某个“小型”咨询公司的合伙创始人手中，在他计划来访的日程表上正好有那么一点空隙。我后来得知，这位合伙人当时正着手一项“实验性”招聘的计划。

将我和实验室的小动物归为一类似乎是公平的。毕竟，我寻找的也是一份“实验性”的工作。在赢得了面试彩票之后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我对朋友、家人以及满脸狐疑的教授们说，我计划先挣一两年大钱，然后再重新追寻自己真正的事业（不管这份事业究竟是什么）。为了生计，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打磨过镜片，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曾写过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那么，我兼职做一名公司顾问又有何不可？这就是我的逻辑推理。

尽管我获得那份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对自己未来的咨询之路，我已经开始设定惊人的抱负了。我对朋友说，纯理论哲学已经深陷于故弄玄虚和理想主义的沙漠中，不能自拔。管理咨询象征着重回物质世界，而哲学必须从物质世界获取灵感。我想象自己站在某个巨型公司的前甲板上，四处寻找象征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白鲸。“朋友们，前往东亚市场！” 在我的幻想世界中，我大喊道：“被人遗忘的角落正是我们获利的良机! ” 我真想把自己称为社会公敌以赛玛利 （Ishmael ）。总之，我不仅不能被雇佣，而且对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已经构成潜在威胁。

不管怎样，我好斗的本能已经完全淹没了对即将踏上的征程的理性思考。不妨假设面试的岗位是一名网球指导老师：既然有望获得，我就决心要一击即中。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每天早上我都会把《金融时报》一字不落地通读一遍。我将繁琐的德文书搁置一旁，转而青睐由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与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所著的那本令人愉悦的畅销书《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从这本书中，我学到了类似“价值驱动”（hands on/value-driven!） 这些词汇，并且学会了赞扬“宽严并济”（simultaneous loose-tight properties）的优点，也不管这些优点究竟是什么。每天晚上，我都会手捧一本公司理财方面的书籍，直至鼾声响起。

1998年春天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早晨，在一家巴洛克风格酒店的会议室中，散乱地摆放着几张最近腾出来的路易十五世座椅。我摆出一副严阵以待地架势，准备接受亨利的挑战。亨利是一位50来岁的英国人，衣冠楚楚，满头银发，矮小的身材使他棱角分明的脑袋显得硕大无比。我坐在椅子上，向前探着身子，同时拉了拉西装的袖口。这套西装曾伴我度过参加中学辩论队时的峥嵘岁月，自那以后，它似乎变得越来越紧。我等待着时机，准备阐述自己对“全球化”、“证券化”，以及面临残酷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迫切需要建立宽严并存的管理体制等等问题的看法，这些都是我最近两周深思熟虑的成果。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想论述那套管理咨询与捕捉鲸鱼极其相似的理论。

在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亨利笑了笑，或许是暗自得意的笑吧。他摸了摸下巴，同时将脑袋稍稍地歪向一边，然后直视着我，开始提问（好像这个问题是他刚刚想出似的），“英国有多少家酒吧？“ 

生活中惊奇无所不在。这大体上是件好事。每份惊奇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作为一名管理咨询师，我的职业生涯正是由一长串这样的学习机会组成。同所有的咨询师一样，我能接受这样的教育，完全是拜客户的慷慨大方所赐。在他们的资助下，我游遍了世界，成为几十种学科的专家。我帮助创设了一家新的咨询公司。公司仿若火箭一般，腾空跃起，随即又轰然爆炸，只留下无休止的指责声和一堆尚待处理的诉讼案。尔后股票市场运用其神秘莫测的智慧，冷漠地将奖赏和惩罚分配至根本不配得到这份恩赐的人士，以及那些无能之辈。肇始于这次面试的试验延续了10年之久。坦率地说，它有点失控，有时还变得特别丑陋。但是最终，它的确带来了一些有趣而又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的经历带来了一系列恼人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最终促使我撰写此书。甚至在我面对这个关于英国酒吧的问题之前，烦恼已经开始显现。其中有一个问题特别令我不解：为什么有人竟然愿意雇佣我担任管理咨询师？在我接受这份邀请函（这也是唯一的一份）后不久，我又换了一种问法：为什么有人愿意雇佣一家会雇佣我的公司？我浪费了很多脑力，试图驱散心中的猜疑：或许这家咨询公司犯了一个尴尬的错误？公司的合伙人是否正在敲打他们的脑门，想搞明白他们怎么会鬼使神差似的从事如此危险的一项试验？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我进入咨询领域这件事最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它很“正常”。在那个时候，甚至包括现在，像我所在的这种公司一直在疯狂地招募各种各样的人士。你可以想象，其中有一些的资历甚至连我都不如。

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在美国名牌大学的校园内，随处可以听到一种巨大的“吸气声”。最近有一位作者将这种声响的来源恰切地称为“世界上最新的职业”。虽然管理咨询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但是，在它出现之日起的很长时间内，管理咨询业一直都只是绅士们的专属领地。1980年，全世界可以和咨询扯上关系的行业雇佣的专业人士大约有30万左右（其确切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咨询业的定义）。而且，在一些顶尖的咨询公司里，年轻雇员的在职时间一般只有1.9年。造成的结果就是，咨询业对新雇员的需求量大得惊人。大约有四分之一毕业于顶尖商学院的研究生，以及名牌大学六分之一的本科生，都会以向他人提供企业管理建议的方式，开始其职业生涯。

当然，这一切都与金钱有关。当我未来的雇主为我开出75 000美元的起薪时，我着实吓了一跳。为一位找不到工作的哲学家提供如此高的薪水，似乎是一项不高明的决定。这使我对公司合伙人在资金使用上的精明程度产生了怀疑。然而不久，我就有理由怀疑，究竟是谁愚弄谁。同顶尖公司的任何一位普通的咨询师一样，不久我就被以每年大约50万美元的“身价”，推荐给公司的客户。

这样的数字加重了我对于新发现的这份职业的神秘感。当我即将从研究生院毕业的时候，一位老教授用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并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好答案——概括出了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当时，我们正在一起吃炸鱼和薯条（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顿午餐），和蔼可亲的教授皱了皱眉毛，问我：“如此多所知甚少的人，怎么能凭借告诉他人如何做好自己本分工作的方式，赚取如此巨额的金钱？”

就在我准备接受这份新工作时，我突然对自己在商业知识上的明显缺陷感到有点不安。我给拥有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哥哥打了个电话，让他指点一下商业语言方面的学问。他只是笑了笑，然后说，如果他的同学听说我没有上过商学院，却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他们一定会非常郁闷的。我在百货公司买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随后便面对穿衣镜，练习了一下所谓的商业语言。在上班的头一天，当我穿着一身新行头，走近公司位于第五大街的写字楼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奸诈的推销员，而且身上连骗人的玩意都没有携带。我确信，我这个冒牌MBA肯定会被识破的。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MBA已经从一项可以点缀门面的附属品，演变成一种进入工商业高层不可或缺的敲门砖。1968年，美国大学授予了不到18 000个商业类硕士学位。在我开始工作的1988年，这项数据已经增长至7万人。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已接近14万，这意味着，在美国授予的每4个硕士学位中，就有1个是MBA学位。在下个10年的某个时候，拥有MBA学位的人数将超过芝加哥市的总人口。事实上，将有数百万人接受商业语言培训，估计所有人都想“出人头地”。 

为了避免将MBA“脸谱化”，我想立刻声明，我认为我所遇到的人，是这场商业生活试验中最令人愉悦的惊奇之一。事实上，这些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士，不仅要比我那些脾气糟糕的教授有趣得多，而且也更有人情味。这与我在阅读那些描述羽毛未丰的雅皮（这些家伙往往会在城里环境恶劣的地方迷路）的通俗小说时，所预想的情况截然不同。如今，那些温顺的公司雇员，很有可能是一位怀才不遇的男中音、一位在晚上从事创作的小说家、抑或是一位世界级的猎手。在我从事管理咨询的岁月中，我去过十几个国家数百个工作场所。在我的印象中，每家公司每个办公室的每个角落，都自有其独特之处，这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家人是一个道理。此外，我最要好的一些朋友，更不必说还有一些亲戚，都是工商管理硕士出身。现在，当我听到有人将“公司职员”草率地一概而论时，我总会联想到十几个反例。

同时，我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我没有上过商学院这件事并不重要（这是我遇到的另一个惊奇）。虽然我的商业生涯并没有任何值得荣耀的事情（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说法），但是，我的职业生涯是处于高峰，还是跌入低谷，与我没有商业学位这个事实并无任何关系。更重要的是，我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的运气不错，可以和一群教育背景千奇百怪的咨询师一起共事。他们当中有律师、医生、化学工程师、天体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当然也有MBA。正式的评估和我个人的估计都显示出，那些没有MBA学位的咨询师，一般要比MBA出身的咨询师表现得更好。咨询业的其他人士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伦敦办事处的一位员工这样说道：“ 通常情况下，没有MBA学位的咨询师所受到的评价，要好于上过商学院的同事。” 麦肯锡公司(McKinsey)决定就此事展开内部调研，他们将雇员按照工作年限分为1年、3年和7年这3个层次。“在所有层次上，”该公司的首席招聘官告诉《纽约时报》，“没有商业学位的员工的表现，至少不差于就读过商学院的员工。”

此种情况绝非管理咨询这个特殊行当所独有。在一篇评论MBA综合表现的文章中，商学院教授杰夫瑞·菲佛（Jeffrey Pfeffer）与克里斯蒂娜·方（Christina Fong）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具备MBA学位，或者赢得MBA课程的学分，与职业是否成功并无关联。”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或许是当代对商学院课程最富才华的批评家。他认为，在最有名望的4位CEO（首席执行官）中，没有一个拥有MBA学位。但是，在《财富》杂志一篇题为“CEO为何会失败” 的文章所引用的CEO中，有40%拥有MBA学位。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是上述4位最富名望的CEO当中的一位，他碰巧是一位化学工程博士。最近，他建议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Sloan School of Business，MIT)的学生，应该将更多的精力花费在构建社交网络上。“你们需要了解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到，”他说。 据媒体报道，当韦尔奇说出追求MBA学位纯属“浪费时间之举” 这句令人愤慨的话时，坐在一旁的商学院院长被震惊得目瞪口呆。 

那么，商学院提供给世界的研究资料，是否要比他们授予学生的学历证书更有使用价值呢？人们同样有充足的理由来怀疑这一问题。1988年，由商学院自身发起的一项研究清楚无误地总结道：“ 对于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以及成果，工商界的主要管理人员要么很少关注，要么置之不理。” 2003年的一项研究证明，“大多数商学院……并没有有效地开创出‘有用的’商业思想。”在我所共事过的同事和客户当中，我想不出有哪一位认真地，或者说系统地依赖管理方面的学术文献。

然而，商学院的入学人数一直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商业教育的基本思想依然被广泛接受，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它的批评者。例如，2005年，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两位著名的教授，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与詹姆士·奥图（James O’Toole）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发表了一篇引发热烈讨论的文章。在文章开头，这两位教授坦率地宣称：“商学院正在错误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们随即笔锋一转，声称：“同医学与法律相似，商业也是一门职业，商学院也是专业性学校——或者应该如此吧。”

然而，商业教育的前提需要接受开诚布公的质疑。毕竟，如果事实证明，拥有医学博士与一位医生的职业表现并无关联，或者医生们通常会忽视医学院提供的研究资料，那么有些问题就必须被提出了。我经历的事情当然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商业是一门职业吗？经理人需要接受商业管理方面的培训吗？商学院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在接受我的这份新工作之前的那几个烦躁不安的星期里，我决定去本地的书店寻找答案。实际上，管理方面的书籍有两种：有一类书籍是商学院教授强迫学生必须阅读的，而人们实际购买的是另一类，也就是所谓的“管理大师”的著作。我将自己辛苦挣来的签约奖金中的一大部分，奉献给了这些大师。然而，一开始工作，我就发现自己太过忙碌，根本没有闲暇打开这些藏匿在隐蔽处的书籍。只是在我的咨询生涯划上一个可耻的句号之后，我才终于有时间聆听这些大师的教诲。坦率地说，这种阅读体验令我感到万分震惊。

先来谈谈好的一面，这些大师的确可以大大丰富你的幻想世界。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我发现自己经常难以克制想要成为一位CEO的冲动。我真得想做出英勇的决定：出售表现不佳的部门、征服新市场、释放出“我的属下”创造性的天赋——特别是如果这意味着可以收到满怀感恩之心的股东赐予的价值数百万美金的股票期权，意味着可以让我的面容以一位“富有远见卓识、不守常规的人士！！”的姿态，出现在《快公司》杂志（Fast Company）的封面上。为了审视公司的管理过程，“将30或40个同事召集在一起，将他们划分为四五个团队”，在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章节中，管理大师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这样写道。当然可以，我想。然后，我或许会让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带上我和我欣赏的属下一起去滑雪胜地阿斯彭（Aspen）游玩。

然而，当我放下这些大师的著作时，我感到自己好像刚刚触摸到一大袋辣味玉米片的底部。吃玉米片的时候，感到味道的确不错。但是，最终留给我的又是什么呢？例如，当我重新翻开吉姆·科林斯(Jim Collins)所写的《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一书，随便阅读其中的一页时，我发现这样的字句：“所有从优秀迈入卓越的公司都敢于直面当下残酷现实，并以此为契机，探寻通往卓越的路径。”诚哉斯言！但是，还有其他的变通之法吗？难道要依靠对当下现实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实现卓越？《追求卓越》一书的作者彼得斯与沃特曼自己承认， “过于袒护”、“ 陈词滥调”是此书的8大教训之一。随即他们又改变口吻，声称，这些老生常谈所具有的“强度”（ intensity）可以神奇地将其转化成更有意义的事物。彼得斯与奥斯丁（Austin）用该书续篇《追求卓越的激情》（A Passion for Excellence）的第一章，证实了这样的观点：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是“对显而易见之事的一种炫目的诠释”。但是，照此说来，第二章是否真得有存在的必要？

然而，与这些大师著作相关的最奇怪的事情，并不在于其可疑的内容，而是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篇幅。你或许会认为，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提供管理建议的市场需求量，与公司专机内饰设计的市场相当。鉴于提供此类咨询的大多数人自身并没有管理过大公司，而且似乎满足于用不证自明的言论抚慰读者，你或许会认为此类市场甚至更小些。但是事实上，告诉人们如何管理大企业自身就是一门大生意。这仿佛是一帮被解雇的公司专机装潢工，在小型货车的车主当中，发现了一群追随者。当我费力地阅读这些提供管理建议的书籍时，我不可避免地沉思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如此多劣质的书籍怎么会如此畅销？

在我的咨询生涯开始后不久，我就发现，我优厚的薪水，甚至包括我极高的“身价”，仅仅是公司微不足道的一点小钱。事实上，管理咨询师之所以能为自己标出每年50万美金的价格，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为之工作的那些人认为50万算不上是一笔巨款。

2006年，《财富》500强企业的CEO的平均报酬高达1500万美元。2007年，尽管经济已经开始衰退，CEO的平均年薪依然持续增长。如今，CEO的平均薪资大约是普通工人的400倍，而30年前，大约是40倍。连同金钱而来的，是人们对于工商界卓越领袖的无比崇敬之情。大学领导、慈善家、医院管理者以及政客都做出承诺，他们要像CEO那样管理自己的专属领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是美国首位成为总统的MBA。在2000年的大选中，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位“CEO总统”。当耶稣与CEO作比较时，人们认为，通过这样的比较占得便宜的一方是耶稣。公认的看法是，无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寻求救赎的灵魂、一种濒于破裂的关系，还是一个陷入困境的超级大国，解决之道就是，将其转变为一家私营公司，然后像CEO那样对其实施管理。

许多人有正当的理由质疑，如今工商巨子的表现是否无愧于如此巨额的薪酬、如此尊崇的地位。例如，家得宝百货公司（Home Depot）的CEO罗伯特·纳德利(Robert Nardelli)获取的离职赔偿金数以亿计；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Credit）的CEO安吉罗·莫兹罗（Angel Mozilo）赚取的美金与前者不相上下，但是他所创建的企业却将抵押贷款发放给了那些根本无力偿还的人士。面对这种现象，人们势必要提出一些问题。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关于高管薪酬水平的调查中，美联社评论道：“CEO薪资的涨跌，与该公司股价或利润的变化方向并无关联。” 美国的CEO平均赚取的薪酬是欧洲同行的2至3倍。但是，正如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 Airlines）的主席加里·威尔逊(Gary Wilson)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就他们对股东的贡献而言，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CEO表现得更好。”

但是，与当今这些经营管理的超级英雄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并非他们是否“物有所值”，而是这样一个疑问：究竟是谁为谁工作？经理人是在为他们的公司效力，还是恰恰相反？在这样一个董事会成员往往是CEO最亲密的朋友、董事会主席经常兼任CEO、股东在公司的地位变化无常的世界中，这并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这与古罗马人看到罗马帝国开始变得难以驾驭时，他们扪心自问的问题是同一种类：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ies? （大意是：谁来管理经理人？）

这次物质世界之旅激起了我心中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或许是此番旅行最令我惊奇的事情。徒有其名的专家、证明无知的学问、写得异常糟糕的书籍，以及谁在掌控企业这一恼人的问题——我以前在哪见到过这些现象？不管是在其最好，还是最糟的时刻，管理学都让我想起了那门我原以为已经被我摈弃的学科——哲学。在我提前退休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深入审视管理学文献，这种感觉就好像无意中走入一个陌生而凌乱的后院。我发现，管理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还不如说是由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和秘密议程组成的结合体。在这门学科中，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要比找到正确的答案重要得多；各种问题与其说是得以解决，倒不如说只是得到暂时的调和；最大的奖赏往往属于那些能够专注于一件真正重要的大事的人。

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即管理学实际上是人文学科中被忽视的一个分支，它隶属于哲学史研究（假如真的将其归类的话）。我意识到，管理理论家之所以缺乏深度，是因为他们仅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去探究哲学家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钻研了数千年的事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未来的商业领袖阅读一些历史书、哲学随笔、或者仅仅看一部精彩的小说，都要比追求商学院的学位更有收获。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工商界人士放弃他们的商业学位，我们大家的境遇会变得更好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说，当前人文学科的状况——对数字和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过于恐惧，太过钟情于虚假的专业术语——没有任何改善的空间）。

不幸的是，管理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事实，并未得到广泛的认知。几乎一个世纪以来，在商学院、管理理论家，以及咨询师当中，对管理学本质占支配地位的认识与之截然不同。我现在认为，我穿梭商业世界的历程中所遇到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正是源自对管理学本质这种被广泛认同，但实际上却是大错特错的观点。我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溯这一思想的演变历程、揭露其缺陷，并提出取而代之的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管理是一门技术——它由一堆技巧组成，以科学观测为根基，由专家为其提供养分，而且是可以传授给学生的。“如果你的车库里有两部轿车，每间房子都有一台电视机，每个口袋里都装有数字化设备，你要知道，这一切全是拜现代管理理论的发明者所赐，”加里•哈默尔如是说。他还将管理学的创设与燃气汽车的发明相提并论。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将与之相似的管理学基本思想，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声称：“管理已经改变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管理是一门技术学科的观点，可以追溯至早期一些很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尤其是所谓的“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对管理的这种认识根植于美国的历史。这种思想是为了以一种适合于民主国家的方式理解经济权威与合作，而进行的一份有价值的努力。它的力量汲取自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对峙：民主国家主张平等的本能，与现代国家建设所需的等级安排之间尚未解决的冲突。在这方面，它横跨于那场始于18世纪末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间的争论。当前，它在支撑引领现代大学制度的精英主义理想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导致它产生的基本矛盾依然有效，这种管理思想将依旧是美国思想的一大特征。

但是，现代管理思想绝对是极其错误的，它已经将我们引入了危险的境地。它让我们错误地为没有科学性的问题寻求科学的答案。它给实际上属于道德和政治范畴的问题，提供虚假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它让人们对管理技能的本质和价值，产生出一种很容易被利用的幻觉。它诱使我们在性格形成时期，投身于并不存在的学科的培训。对于管理不善产生的原因，它赞成一种幼稚的观点，使公司权力变得更加难以遏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促使人们对于繁荣的源泉产生误解，让我们忽视了我们的福祉所依附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基础。

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偶像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出现的幻觉（有时是源自我们有限的理性能力，而语言的误用以及庸师的诡辩术，经常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导致对这个世界产生误解，使非理性行为得以延续。按照这一定义，这种管理思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这是一个涵盖一大堆浅薄问题的大而无当的词汇。正是这个由语法错误、错误感知以及迷信组成的大厦，使得众多本应该关门大吉的企业得以继续运营。在《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一书中，尼采发誓，“要用小槌敲击偶像的肚腹, 听它发出空洞的声音”。我希望说明的是，管理偶像同样需要被好好地敲打一下。

那么，英国究竟有多少家酒吧？

“我不太清楚，很多吧？”我冲口说道。

“你为何不猜一下呢？”亨利说。此刻，他脸上的笑容肯定是一种自鸣得意的坏笑。

“是不是20万？”

在尴尬地沉默了一会之后，我终于明白，原来他是在考验我。我应该给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和我一起打桌球的老兄，并没有提醒过我“案例面试”方面的技巧。这种技巧在咨询师圈内已成为一种规范，以至于商学院专门开设这方面的培训课程，为学生日后面试做准备。

英国大致的人口数量和当地酒吧一品脱啤酒的价格，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与之相关的事实。我深深吸进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开始进行一长串数字的运算，其中有很多数字是我刚刚从发热的头脑当中拽出来的。在疯狂地四舍五入，并且顺手添加一些附加因素之后，我最终得出结论：英国有10万家酒吧。正确的数字应该是76 000，亨利说。

当然，准确性并非问题的关键。此番演练的目的，是观察我是否能基于一些几乎是完全虚构的事实，毫不费力地谈论一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这的确是对管理咨询的一次极好的介绍。

“即兴发挥” 是一位管理咨询师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一项技能——尽管我的脑子里还冒出其他一些不太礼貌的措辞。在我整个咨询岁月中，我一直都感到自己是在“现编现讲”。实际上，我有时感到自己的咨询生涯仿佛是一部独幕剧，一场比一场荒谬可笑。

每个人都受到自身经验的限制。在某些方面，我的经验要比大多数上过管理课程的人更加有限。我在本书的某些章节所讲述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好行为的模型。事实上，我帮助创建的这个公司的历史，与其说是关于当今管理世界正确的一面，倒不如说是关于其错误的一面。不管怎样，当我在书中呈现出我工作经历中的一些场景的时候，我希望诸位读者能够明白，我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故事有何特别之处，而恰恰是因为，这大体上是一种普遍现象。 

· 读者定位
管理咨询业内人士、管理学研究者、MBA学生、与管理咨询顾问有接触的商业人士

· 建议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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